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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伟的小说：《优美弧线》

[ 作者 ] 马东伟 

[ 单位 ] 南阳市作家协会 

[ 摘要 ] “得了胃病别发愁，请来南阳找兰友，药到病除精神爽，一幅只要三块九。胃病专家兰友依据中医传统验方，结合多年临床经

验，为广大患者探索出治疗胃病的特效药——‘胃宝1号’、‘胃宝2号’、‘胃宝3号’，最多三个疗程，您的胃病就彻底治愈，坐诊地

址：仲景路北段幸福村10号兰友诊所。电话：5235801，联系人：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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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胃病别发愁，请来南阳找兰友，药到病除精神爽，一幅只要三块九。胃病专家兰友依据中医传统验方，结合多年临床经验，

为广大患者探索出治疗胃病的特效药——‘胃宝1号’、‘胃宝2号’、‘胃宝3号’，最多三个疗程，您的胃病就彻底治愈，坐诊地址：

仲景路北段幸福村10号兰友诊所。电话：5235801，联系人：兰友。” 这则广告你听过吗？没有？那么你肯定不是本地人，本地人即使没

有亲耳听过，也一定在闲谈场合听人唠叨过。这则广告在本地的三个电台同时播出，你只要打开收音机，一不留神就能听到这则广告，而

且平均1小时之内达4次之多。那女播音白天喊晚上也喊，从1989年喊到2000年，直把电话号码从5位喊到7位，你说，本地人若是没听说过

这则广告，不是很奇怪吗？名医就是这样出名的。胃病专家兰友也着实尝到了做一方名人的甜头——人在屋中坐，财从八面来。但兰友发

财却不贪财，颇有君子风范：遇到老少边穷、下岗职工之类弱势群体，他是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甚至还要搭上些车船费。兰友认为，既

然干上了悬壶济世的行当，就不必把“利”字计较得太真。“兰医生病看得好，人也厚道。”凡是受过他普渡的人无不这样交口称赞。类

似的话传来传去就成了口碑。一个医生拥有了这样的口碑，在事业上也算达到了一种境界，一个高度。所有的名人都有凡人的一面，兰友

也不例外。与辉煌的事业相比，兰友的婚姻状况始终暗淡无光。回首自己43年的人生历程，有一句酸话兰友不敢苟同：“每一个成功的男

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成功的女人。”兰友背后站着的女人都是成功他妈——失败！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别人是事业有成，婚姻不幸；兰

友则是婚姻不幸，事业有成。例如12年前兰友的第一次婚姻。那时候26岁的兰友还是一家医院的中医内科大夫。年轻的兰友志存高远，曾

经雄心勃勃豪情万丈地制定了几年当上主任副主任医师、几年问鼎院长副院长的若干年工作计划。兰友为此快乐而努力地工作着。那个时

候的兰友思想单纯，激情澎湃。在全市卫生系统的演讲比赛中，兰友以一篇声情并茂的《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闯关夺隘脱颖而出，为医

院摘金荣归。那个时候的兰友思维活跃，精力充沛。他积极响应号召为医院的改革与发展提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厚达25页的文稿让院长眼

前一亮连声叫好。那个时候的兰友根本没有私心杂念，真的是想为祖国的卫生事业贡献出聪明才智发出点儿光和热啊！那个年龄段又是结

婚高峰期。兰友周围的同学同事一个接一个地请他喝喜酒，又一个接一个地给他介绍女朋友。兰友被次数众多频率甚勤的见面活动搞得身

心疲惫不堪忍受。他大冬天的晚上轧过滨河路，大夏天的晌午钻过火锅城，最“有福”的一回是热心的人们让他一晚上见俩：城东白河以

南晚八点，城西铁路以外晚八点半。直到他和本院的一个女护士“对上火”，这种“美差”才算喊停。该女护士不负“天使”的称谓，长

得美丽动人。也正因为天资太好，女护士的择偶问题才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高不成低不就地一路否定过来，女护士也年龄渐长，疲劳丛

生。直到她把目光转回身边，看到同样疲惫不堪的年轻医生兰友。没有腻腻歪歪大惊大喜卿卿我我，一来二去很自然地，兰友就和女护士

结婚了。现实生活嘛，总不能跟言情片相比。实实在在过日子才是正理。但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快得让人来不及明白。结婚也就10个

月吧，女护士突然提出离婚，理由是她找到了真爱——一个大她10岁的地产商。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果真

如此，离就离吧，无可非议。问题是，女护士和地产商邂逅的地点和真爱的过程有点特别。地产商的第二任老婆来医院生孩子，导致女护

士和地产商相识，而且100%是一见钟情型。地产商的第二任老婆从住院到生产的三天时间里，女护士和地产商就海誓山盟地定好了计

划。地产商的第二任老婆生完孩子还没出院，女护士和地产商就双双飞到深圳开创新生活去了。兰友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草草收场，像泡

沫又有点儿像闹剧。离婚后不久兰友就辞职，创办了自己的诊所，奋斗至今也算是名利双收了。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的味道。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好象完美代表了幸福。实际上只要稍有点儿常识和思想就会发现，不完美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月有



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理儿。如果用一个圆代表完美，那么不完美就是一条弧线。我们的生活中是充满了弧线

之美的。且不说残阳和弯月惹人陶醉，想想毕加索的油画和范思哲的时装，还有那新概念的汽车和选美赛上的佳丽，哪一处不是充满了耀

眼夺目的弧线之美呢？我们再来看兰友的第二次婚姻。它始于1990年，终于1999年，磕磕绊绊折腾了兰友9年。这次的女主角叫王家玲，

一个挑来挑去挑过期的菜农的女儿。那时候兰友的诊所正处于上升期，兰友虽然请了个护士帮忙，可还是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热心的媒

人牵过线后，兰友并没怎么主动约会。一是忙，二是想着上次婚姻的可笑，也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倒是王家玲隔三差五就奔到诊所

来，打水烧茶扫地抹桌，俨然一个主妇在自个儿家做家务。这一举动让兰友对她好感倍增，也加速了他们走向婚姻的进程。可婚后，许多

比扫地抹桌更具体更琐碎的事儿让兰友明白了幸福很遥远。王家父母兄嫂合在庄上开了间小卖部，起初是进货缺钱时让王家玲帮衬一把，

久而久之聚少成多，王家竟拿着这笔钱做起“无本”生意来。王家玲的哥嫂要买拖拉机，张嘴就问王家玲要一万。王家玲的父母要建塑料

大棚，也是“玲啊先拿五千吧”。甚至有一天兰友准备进药时发现家里没钱了，就问王家玲三天前才放回家里的货款哪儿去了，王家玲回

答说哥嫂盖房子拿去用了。这使兰友恼怒异常。兰友不止一次给王家玲讲过“杀鸡取卵”的道理，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讲

过自足有余方能助他的道理。可每回王家玲都一脸的不乐意：“拿去用用，又不是不还！钱钱钱，就知道钱！守财奴！”事实上是，兰友

自己的钱被“垫记”着，而诊所的发展又确实离不开钱。从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婚姻的经济基础状况如此，上层建筑就可想而知

了。早在婚后第二年，王家玲的一个亲戚因为超生，负担过重，把一个6岁多的男孩过继给了兰友。兰友见这男孩虎头虎脑挺可爱，就给

他更名兰大海，像亲生的一样对待他。不久兰友的女儿出生，兰大海小大人似地哄着她玩，快乐热闹得像亲兄妹。孩子们的天真活泼成了

兰友灰暗婚姻中唯一的暖色慰藉。日子一天天划过，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转眼女儿上小学了，兰大海也是初中生了。初中生兰大海渐渐变

得内向起来，变得贪玩起来，对兰友的管教也不再言听计从。有一天兰大海竟然对兰友说：“你不是我爸爸，以后我的事你少管。”这让

兰友大大地吃了一惊。细一追问，原来王家玲的这个亲戚见孩子长大，又动了骨肉团聚的心思，已经背着兰友多次找兰大海做工作了。兰

友毕竟是兰友。惊愕之余，兰友决定让一切顺其自然。于是，兰大海就成了逍遥派，两不管，自由自在地又在兰友家生活了半年。半年之

后，确切点儿说是1999年6月，兰友的第二次婚姻宣告解体，兰大海只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第一次婚姻可笑，第二次婚姻更可笑。兰友

从此不再相信婚姻，独自带了女儿生活。兰友相信自己的能力。兰友请了一个可靠的老保姆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自己则在忙碌之余悉心

督导女儿的学习。兰友认为自己为女儿营造的学习生活环境比在七荤八素的婚姻中时强多了。古人说得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兰

友深有同感地总结：家有学子时，清静最相宜。兰友的事业继续红火，兰友的生活依旧平静。日子就像准点列车一样地在既定轨道上行

驶。然而，一件偶然的小事突然介入，将这一切的一切都核聚变般改写了。兰友在本市的知名度更是因此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那是

2000年的一个夏日黄昏。虽然夜色将临，但是被骄阳炙烤了一天的空气仍然热得烫手。街上的行人被这酷热蒸煮得或庸懒不堪或焦躁难

耐。兰友诊所里的空调“嗡嗡”做响，忠实地把室温控制在宜人的27度。此时诊所里只剩下两个街坊老太太在输液。兰友一边享受着清

凉，一边和老太太们聊着家长里短打发时间。诊所的玻璃门“兀”地被推开，伴随着一股热浪，闯进来三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他们一

个理着寸头，一个穿着黑背心，一个戴着眼镜，都是满头的大汗。见状，兰友习惯性地问：“你们谁不舒服？” 寸头一边擦汗一边说：

“俺们不是来看病的。”“俺们找兰大海。”黑背心补充说。兰友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找人找错地方了。这儿没有人叫兰大海。你们到

别处找吧。” “谁不知道你是兰大海他爸！”眼镜冒了一句。 “我想你们记错了。我只有一个女儿，还上着小学，名字也不叫兰大

海。”兰友平静地说。 “你就是兰大海他爸！” “兰大海就是你儿子！” “兰大海在哪儿？” 三个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将起

来。兰友抬手制止道：“这里是诊所，要吵架你们出去吵。” 两个输液的老太太看不过眼了，帮腔道：“哎！你们这些小青年真是的，

找人就找人，聒吵啥！”“就是，大热天的扯着嗓子喊啥哩喊，烦不烦！” 三个年轻人根本不把老太太们的话当回事儿。黑背心冲着兰

友说：“兰大海欠俺们300多块钱，他躲着不还，你还吧！” “就是，父债子还，子债父还。” “你开诊所还拿不出300多块钱？” 兰

友冲他们摆手，依然平静地说：“我跟你们说过了，这里根本没有你们要找的人，况且你们要找的人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你们不看病

的话就出去吧，别影响病号休息。” “给钱！给完钱就走人！”黑背心债主般牛气烘烘。另外两个也起哄造势：“就是，给钱，给

钱。” 兰友有点儿烦了：“我欠你钱了？谁欠你钱你问谁要去！你们再在这儿无理取闹，我就报警了。” “怕警察就不出来混了！”

黑背心摆出一副小混混的嘴脸说：“给钱还是不给钱？” 兰友见状又好气又好笑：“我不给，你还能咋着？”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

酒。弟兄们，砸！”黑背心说完，顺手抡起一把椅子就把玻璃柜台砸个粉碎。寸头和眼镜紧跟着也抄家伙砸起来。乒乒乓乓，倾刻间整个

诊所狼藉一片。药橱倒了，玻璃门烂了，瓶瓶罐罐和玻璃碎片滚溅了一地。兰友愤怒了。兰友这一辈子还没真正动过怒。兰友不想发怒，

可这一辈子总有人追着赶着让他发怒。新仇加旧恨勾兑出的怒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怒。兰友吼了一声：“狗杂种！”挥拳向背心打去。一场



混战爆发了。兰友在这场敌众我寡的混战中渐渐占了下风。终于，兰友在当头挨了几拳后被绊倒在药橱旁。倒在地上的兰友脑袋“嗡嗡”

做响，里面已经没有了任何思想和顾忌。沉睡多年的夙怨被这场突变激活，似乎赋与了兰友某种魔力。这种魔力能使兰友扫荡一切。此时

此刻的兰友只有一个念头——复仇！黑背心又扑身打来。兰友的手在一片凌乱中触到了一把外科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平时闲放在药橱上，

几乎被兰友遗忘。兰友握紧了手术刀，毫不犹豫地迎着黑背心挥了出去。手术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流星般转瞬即逝。寒光闪

过，黑背心睁大了惊奇的眼睛，双手捂着脖子，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少顷，鲜血从他的手指缝中汩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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